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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绘画．金庸」策展缘起             李志清 

 

1963年秋，沙田仍然是阡陌纵横的乡郊，往大围的方向走，火车轨旁有一所新建

的政府诊所，人们叫它「新医院」，我就在那里出生。现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座落

的位置，邻近「新医院」原址，猜想相距不过五十米。 

 

2017年春「金庸馆」成立，我应邀担任「绘画．金庸」展览的研究、策划人。自

我出生半个多世纪后，我再度回到这里参与一个世纪盛会，一个在我的创作生命

中，如斯重要的长辈之展览，心中那份喜悦，实在难以言宣。这种奇妙的感觉

有如二十多年前的某一天，当我接到一通电话后，知道将会首次与金庸先生见面

时一样。在此之前，怎也没有想象过，竟然可以和那位自小存活于我心目中的巨

人同坐一桌，一同喝茶、一同吃饭；然后，开始为他的小说创作封面、插图；然

后，更一同创办出版社、出版漫画，再一同到台湾出席宣传活动；然后，又不断

创作有关的大型水墨画；然后，来到「金庸馆」的开幕志庆展览。 

，

 

从金庸小说衍生出的创作类型，有电影、电视剧、动画、漫画、游戏，乃至水墨

画等等，而属于「绘画」范畴的有以下三大类。 

  

1、 小说的封面、插画 

早年的金庸小说封面插画选用的多是古代至近代的水墨画名作，都是先有画、后

选用，并不是为描写小说内容而创作的。直至近年，小说封面就有我创作的两个

版本，分别是日本的德间出版社出版的，以及小说的第三次修订本（包括香港

国内及台湾版），是专为配合小说内容而绘画出来的；后来也有了董培新的画作，

被选为封面之用，最近也有以设计为主没有画作的封面出现。 

、

  

至于插画方面，由香港明河社出版的版本，曾经采用姜云行（云君）及王司马两

位的作品，而日本版则由我作插画。这些插画，主要的功能是解说小说中所描写

的内容，没有加入太多个人主观、非关小说内容的创作。 

  

2、 漫画 

以金庸小说作蓝本而编绘成漫画的作品方面，曾得到金庸先生授权的漫画家有新

加坡的黄展鸣，台湾的林政德，香港的区晴、黄玉郎、马荣成、何志文及我本人

等。不同的主笔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，不同的出版形式。然而，漫画主要以市场

销售为主，需较多从读者阅读的角度去考虑，因此不太强调主笔情感的抒发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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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不能脱离小说本身的轨道。 

  

3、 水墨画 

近十多年，由金庸小说延伸的水墨创作，并得到金庸先生亲自授权的，有董培新

及我两位。水墨画异于插画与漫画，它并非以出版书籍为目的，而是直接挂在墙

上作欣赏、展示之用的。因此，水墨画的原画尺寸便大大有别于插画及漫画，一

般都比前两者大幅得多。而以水墨画形式创作的作品，在功能方面亦不同于漫画

与插画，由于不需要有市场考虑，故可以加入画家的个人感受及主观意志，其艺

术价值便可相对地得到提升。再者，水墨画是从不同角度作出精心选材的延伸创

作，例如董培新主要是以直接描写小说的情景为主，我相对地较多选取小说中抽

象的成分，再加以感性的创作。 

  

由金庸小说延伸出来的三种主要的绘画创作，只有我一人是三者都有涉猎的，更

感受到金庸小说可衍生的无限可能性。以上三种绘画形式，只是一个概括的说法，

其实每一种都可以从创作或画家采用的视角再作分类。 

  

「绘画．金庸」的展览配合金庸馆开幕而举办，目的是要把以上提及的三种不同

形式的作品，及所延伸的周边产品，直接呈现给观众，希望从绘画这种艺术媒介，

让读者、市民可以对金庸小说有另一个层次的了解。 

  

小时候，每次拿起一本新书，都会先翻阅一下插画，得到这本书的第一印象，然

后再细阅文字内容；到今天，这个习惯一直都没有改变。好的插画，可以补充文

字的不足，一层一层增加意象，耐人寻味，令读者得到文字内容之外的另一种感

受。 

 

最后，我想在这里再补充一下姜云行与王司马为金庸小说创作的插画风格。姜云

行（云君）的插画较倾向传统画法，如《芥子园画谱》所展现的风格，人物比例

准确，骨法用笔，以白描黑白为主，没有渲染，线条清晰，方便旧式印刷，构图

踏实，写实客观地描绘故事内容。与此比较起来，王司马的插画则更具个性化，

人物活泼可爱，构图大胆有趣，疏能跑马，密不通风，对比强烈，具装饰性，如

国内贺友直风格，细看远处常有极小的人物，把景深拉得很远，尺幅千里，有些

加入水墨渲染，浓淡的变化，只是当年水墨的层次不易印刷，许多插画印出来并

不清晰，黑白对比强烈，也有傅抱石味道，线条幼细，落笔随意行云流水，倾向

抒情性。 




